
! ! ! !要学会一口上海话要多久？钱程举例
说，自己 !年前招收了一个哈尔滨学生，经
过两年多浸润，如今一口上海话已叫人听
不出东北音。“他是特例，是‘有志青年’。”
面对记者惊讶的眼神，钱程像是答疑解惑，
“相比话剧、京剧院团不缺人，不差钱，我们
团现在是寻不着人，也很差钱。”
“我进团是 "#$"年。当时 %$&&个人报

名，收了 "'个学徒。那会儿搞票务的老师都
要搞‘失踪’，不敢接电话。当年皮鞋是凭票买
的，一双牛皮皮鞋七块六毛五，但一双 ()*皮
鞋也换不来两张九毛钱的滑稽票。那时候一
本戏可以演上半年以上，甚至一年。”回忆起
往昔，钱程说“好日子”后来一去不复返了，
“现在一本戏演个二三十场就结束了。”

对于滑稽剧团的现状，钱程并不讳言
问题很多，比如演员断层，“我跟上一代的

演员年龄相差 %&年，如果我跟我老
师配戏‘谈恋爱’，等于我在跟阿姨谈
恋爱；等下一代冒出来，也是差了 %&

年，非常滑稽。没有明确的招生政策，
招来的学徒又觉得‘太难了’，都走
了。”尽管这些年，滑稽演出市场有所
回暖，但最高票价不超过 !$&元，每
场还有百来张公益票的情况下，滑稽
剧团要完全靠售票演出来支撑确实
不易，“一个青年演员就算天天演，一个月也
就几千块钱，真的不多。”
“最关键是创作上比较难，独脚戏讲究

短小精悍，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抖出足够的包
袱。我进剧团的时候，我们的编导室有 "(个
人，"&年前，我们团里一个编剧导演也没
有，只能借用社会力量。这两年招了两个刚
毕业的，但还是很困难。”

! ! ! !如此艰难，是否想过转行呢？面对这个
问题，钱程想了想，说：“最低谷的时候，也
有过动摇。”

%&&&年前，演出市场越来越萎缩，演
出的剧目越来越少。最没戏可演的时候，像
钱程这样有知名度的、拿过“白玉兰奖”和
“牡丹奖”的演员一年也只有 %&余场演出，
每个月三百来块的收入，“后来就去做（扮）
‘董大方’嘞”。语气里不无自我调侃的无
奈。却没曾想，电视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，
在《新老娘舅》里扮董大方一演好多年，后
来又到《新上海屋檐下》做“阿福哥”，当时
在电视剧频道播出，每天一集，地面收视平
均是 #，最高达到 "!。几乎后无来者。
“有过诱惑，朋友公司叫我去，开给我非

常优厚的待遇，但我最后还是留了下来。”钱
程说，选择坚守是因为不舍，“我是很认真来
学这个专业，一下子全放弃心有不甘。”回忆
起 !&多年前报考学馆，钱程说自己八岁出
道当了童星上了电视唱了样板戏，却觉得滑
稽戏是世上顶顶好玩的，“真是笑破肚皮，当
时就一闪念，‘要是我也能学这个就好了’。
很多年后没想到能考进来。当时我就下决
心，‘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’，很珍惜的。”

这些年过去，"' 个一起考进学馆的，
大多已经离开了舞台，也有像周立波这样
走红全国的，但钱程却说自己很骄傲自己
的“坚守”，“我现在至少一年还要演一本大
戏。如今年轻人跳槽不稀奇，但我欣慰的
是，我学的专业和我所从事的职业，是同一
件事情，我几十年来能做一件我喜欢的事
情，很幸福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神里有
骄傲和满足，光彩熠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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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海独脚戏第一次走进
春晚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。
而且我们不是单打独斗，这是
上海滑稽剧团的两个演员和一
个节目。这让我们滑稽界也受
到了鼓舞，相信只要节目是合
适的，就能走到全国舞台上
去。”接到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
终审通过的电话已过去数日，
不过作为新生代上海滑稽的领
军人物，钱程讲起跟徒弟阮继
凯的独脚戏要去首都上春晚，
还是难掩兴奋。

! ! ! !“之前严顺开老师参演过春晚的小品，
这些年我们我们上海滑稽界也一直在‘冲’
春晚。”钱程告诉记者，春晚导演组是在语
言类节目一审结束后找来的。
“一来，他们一直想把南方的曲艺放

到春晚的舞台上；二来，他们可能是看了
我的一个演出视频，觉得还不错。”钱程讲
得谦虚，其实是春晚导演组看过了他和阮
继凯的表演，觉得很是精彩，让他们跳过
了一审。
“第一次联系我们是去年 "%月份，直

接参加二审，回上海的路上就收到通知说
%*日要去参加终审。我们 %!日就去了，为

了更加符合全国观众的欣赏习惯，我和阮
继凯在高铁上就开始讨论修改。%!日抵达
当晚，春晚导演组和语言类节目的编导就
到宾馆来找我们，大家再一起打磨。”一口
气回忆完一周前“赴京赶考”的紧张，钱程
像是总结，“改动还是蛮大的，我们和他们
都很认真。”

经过 %' 日一天的排练和走台，%* 日
的终审并没有想象中“惨烈”。一方面由于
保密协议，看不到其他节目，压力就少了几
分，“我们进场时，上个节目已经演到一半
了，摆完话筒就上台了。”另一方面，这出六
七分钟的独脚戏现场表演效果特别好，钱

程自豪地概括说，“噱头不断，笑声不断”。
%)日，赶回上海参加政协分组讨论的钱程
在会场接到了“意料之中”的电话，但他还
是很高兴。

考虑到春晚的全国观众和海外华人，
表演被改作了普通话，这会否冲淡了独脚
戏原本的上海味道，甚至有一点像相声？
欣闻喜讯后，大家难免有担心。对此，

钱程很肯定地请晚报读者放心：“这出戏，
翻成普通话，跟上海话的表达不会有区别。
全国观众对我们独脚戏了解很少，如果因
为语言的障碍，就把独脚戏藏在南方，是很
可惜的。但变成普通话，相声讲究的是说噱
逗唱，我们讲究的是说噱做唱，我跟阮继凯
会把‘做戏’做得更好、更精。”

! ! ! !虽然上春晚“不得不”讲普通话，但钱
程最关心的还是上海话的传承。

两年前，他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搓揉
打磨，历时半年编写，出版了《钱程的上海
腔调》和《跟钱程学上海闲话》二书，“发行
量还不小，复印了三次”。刚刚结束的两会
上，他又提交了三个相关提案：“做政协委
员这些年，从头一年开始就交提案呼吁‘拯
救’上海话，叫了十几年，总算有点效果，从
刚开始提大家不以为然，到这两年一些提
案都能得到很好的答复，也在逐一落实。”
钱程说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份责任，
一份使命。
两年前，市教委逐一答复了钱程“关于

恢复上海方言生机，重在学龄前教育的建
议”提案中的四点建议，不仅在全市 %&家
公办幼儿园展开试点，准备取得经验后全
市逐步推广，还邀请钱程去给中小学和幼
儿园的老师们上课教方言。两个学期的教
学，他有了切身体会：“语言的传承不止是
学童谣，学儿歌，要交流。但一聊天，孩子们
讲上海话，要动脑子来‘翻译’，就不大高兴
了。市教委前段时间也下发了通知，允许在

校园里下课后讲上海话，那么下课后谁来
讲，谁来监督呢？”于是今年钱程再交了一
份“关于在幼儿园中小学采取有效措施，进
一步推动上海方言传承的九点建议”，这份
提案得到了 *&多位委员的联名签字。
“还有两份，都是关于公交车和轨道交

通沪语报站的。”钱程说自己通过走访发现
不少公交线路沪语报站存在发音或语调不
准的问题，“‘瑞金路’听上去像‘财金路’；
宝山的‘大场’听上去像‘肚肠’。”钱程表情
严肃地说，“地铁现在只有一条 ")号线有
沪语报站，少了些。公交报站读音不准或读
错音有不少，除了造成误解、不便以外，更
对一些原本想学习正宗上海话的新上海人
或上海话讲得不太好的本地年轻人，造成
误导。”

他表示愿意提供无偿服务，帮助两家
报站公司提高沪语语音质量，“你看，苏州
市的公交车在试点增加苏州话报站时，邀
请了评弹演员录制语音，报站发音标准、吐
字清晰、音色优美，充满了吴侬软语的韵
味，凸显地方特色，听着倍感亲切，乡音的
感染力是其他载体所不可比拟的。”

导演组找上门 普通话不变味

最关心是乡音 上海话要传承

滑稽式微多年 人才创作两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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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孙佳音

也曾动摇疲惫
坚守只因不舍

! 钱程在!十三人搓麻将"中的造型 本版照片 钱程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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